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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6

22 年来，献血 169 次，

献血总量相当于16个成年

人身体血液的总和，可挽

救300多个鲜活的生命。

他就是刘嗣东，今年

54 岁，面色发红、体型微

胖，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 的 一 名 中 学 老 师 。从

1999 年第一次献血后，他

跑遍全国各地定期献血，

用献血的方式为他人的生

命助力。有人说他是热血

英雄，但刘嗣东觉得，“我

就是一个小老百姓，帮助

他人快乐自己”。

数着日子“打卡”献血

走进刘嗣东的家，近

百本红色献血证和荣誉证

书铺满桌面。

1999 年，刘嗣东所在

的学校组织教职员工献

血，他报了名。有了第一次

献血经历，他发现献血对

身体没什么影响，还能帮

助别人，便开启了无偿献

血的生涯。每当听说包头

市的医疗机构急需用血，

他都会骑着自己那辆破旧

的二八自行车往返几十里

地，主动到血站献血。

2006 年一次献血中，

刘嗣东了解到白血病患者

在化疗期间需要大量血小

板用于止血，捐献者却少

之又少。他查阅了相关知

识，又请教了血站的医生，

开始血小板的无偿捐献。

根据国家规定，成年

人每隔 6 个月才可以献血

一次，而捐献血小板的间

隔期为 14 天。为了能多献

血，刘嗣东掐着手指数日

子，只要间隔期一满，就到

献血处报到。

单采血小板与献血有

很大不同，要从献血者的一

只手臂扎针，血液通过一次

分离管道，经过全自动血液

分离机，分离出所需要的血

小板，让其他血液成分再回

到体内，全程大约需要1个

小时。刘嗣东基本每次要捐

献2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所

以时间会更长，整个采血

过程还要坐着一动不动。

刘嗣东说，自己忍受一时

疼痛的背后，却可能换来

两个生命的重生，这就是

无偿献血最大的意义。

走到哪里献到哪里

多年来，刘嗣东自费

跑遍大半个中国，让热血

流淌在祖国需要的地方。

他说：“走到哪里，就把我

的爱留在哪里。”手头并不

宽裕的刘嗣东，基本每次

都选择坐最便宜的火车硬

座出行。一出站，他就直奔

当地的献血中心。

2005 年的深圳之行，

他至今印象深刻。“那年我

作为内蒙古的志愿者代

表，去深圳参加研讨会，机

会非常难得，爱人让我给孩

子买点礼物。”但除了开会，

唯一的空闲时间他跑去献

血了，什么东西也没买成，

至今对家人充满愧疚。

刘嗣东先后自费到呼

和浩特、北京、上海、济南、

西宁等地献血和学习。出

门旅游，一般人都爱去景

点，刘嗣东的最大乐趣却

是去血液中心，内蒙古、北

京、上海、山东、青海、武

汉、浙江等省市级的血液

中心，都留下他捐献的血

液。

2015 年，刘嗣东在百

度贴吧上看到一名白血病

患者的求助信息，希望有

好心人为她捐献血小板。

他和志愿者好友坐火车赶

往当地，为患者捐献了血

小板。本以为她会好起来，

没想到患者在移植骨髓后

出现排异状况，不幸去世。

说起这件事，刘嗣东

眼圈泛红：“每次想起那些

离开的患者，我都很痛苦，

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努力都

没能把他们救活？！但只要

接到血站的电话，我就会

擦干眼泪，继续投入这项

事业，期待下一个奇迹的

出现。”

很多时候，刘嗣东并

不知道自己献的血用于哪

个患者。有时走在大街上，

他会莫名地开心，“人群里

说不定哪个人就因为我而

获得重生的机会”。

一人献血百次不如百

人献血一次

随着献血次数增加，

刘嗣东意识到一个人的力

量有限，得发动更多人加

入无偿献血的队伍。

多年来，他用大量业

余时间开展无偿献血宣传

和捐献招募工作，协助采

血车医护人员为前来献血

的市民服务，走进学校义

务宣传无偿献血。目前，已

有2000多人在他的带动下

成为红十字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200余人加入了

捐献机采血小板的队伍。

这支队伍中，最特殊

的是刘嗣东的女儿。她原

本很不理解父亲的行为，

但上大学后，她越来越能

体会到父亲的无私和博

爱，选择和父亲一样，成为

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器

官捐献、血液捐献的“三

献”志愿者。

除了无偿献血，刘嗣

东在公益的路上也越走越

远，积极参与环保、助学、

寻亲等公益活动，累计为

白血病患者捐出5万多元，

并多次为藏区等地的孩子

捐款捐物。他先后被评为

“ 中 国 红 十 字 志 愿 者 之

星”、内蒙古自治区“第五

届道德模范”、包头市“首

届道德模范”荣誉称号，连

续7次获得国家“无偿献血

奉献奖”金奖。刘嗣东还加

入了中华骨髓库，并签署

了器官捐献书。

尽管荣誉加身，刘嗣东

的生活却始终清苦。他的爱

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老母

亲 80 多岁，全家主要靠他

几千块的月工资维生。

记者忍不住问：“准备

献血到什么时候？”

“献到60岁退休，献到

不能献的那一天为止！”刘

嗣东坚定地说。

茫茫沙海中有一群

人，他们依沙而生、治沙为

业。弄潮沙海，他们不仅遏

制住了沙漠扩张的势头，

更在艰险中探寻着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之路。

斗沙人

王银吉“斗沙”是没有

办法的事。

他出生在甘肃省武威

市长城脚下一个靠近腾格

里沙漠的村庄。万物复苏

的春天，这里常卷起昏天

暗地的“黑风”。沙子漫上

房，庄稼被沙打，日子越过

越穷，越过越没指望。

“人活着，得有个盼

头！”凭着一腔孤勇，1999

年，30 出头的王银吉与父

亲王天昌扛着工具、背着

干粮走向沙漠，决意治沙。

水、风、路是沙中造绿

的三大难题。一家人东拼

西凑买了两峰骆驼，一峰

骆驼每次驮 400 斤水进沙

漠，三四百株树苗就有了

水喝。可一场风刮来，刚种

好的树苗一夜失踪。

在住过 8 年的地窝子

里，王天昌回忆起那段艰

难岁月。起初窝棚没有房

梁，有一次屋顶坍塌，孙子

被埋在里面，所幸及时救

出。2005年春天，一家人忙

着植树，没留意小孙子腿

脚不稳，等过了一个月去

检查时，才发现他已罹患

晚期脑干胶质瘤……

尽管困难重重，靠着

不肯向沙漠低头的倔强劲

儿，一家人坚持了下来。到

2010 年前后，沙漠造绿初

见规模，最早种下的梭梭

已有两三米高，榆树有碗

口那么粗。

“十年树木！”王银吉

感叹。

22 年来，一家人用双

手织出一道南北长4公里、

东西长 3 公里的防风固沙

林带，“绿进沙退”得以实

现。

更令王银吉欣慰的

是，并肩作战者越来越多。

远在军营的大儿子每年寄

回3万元支持治沙；曾经不

理解他的村民跟着种树；

爱心人士、公益组织也捐

款捐物……

一场雨后，黄色沙漠

上绿意浓。地窝子旁，鸟儿

在高耸树木上筑巢，曾经

寂寥的大漠鸟鸣声声……

治沙人

来到沙漠，纪永福是

为学以致用。

1994 年，从内蒙古林

学院沙漠治理专业毕业

后，他来到甘肃省治沙研

究所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

工作。27 年来，他坚守一

线，从事防沙治沙技术研

究和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这个位于巴丹吉林沙

漠东南缘的试验站成立于

1959 年，由时任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竺可桢宣布成

立。研究沙漠特征、寻找沙

漠演进规律、探索改造利

用沙漠的理论技术，是建

站的初衷。

烈日下放眼远望，一

簇簇固定沙丘似乎没什么

不同。而纪永福深知其中

奥秘：这里是 60 多种类型

沙障的试验现场。从 20 世

纪 50 年代起，科研人员通

过试验筛选出了梭梭、花

棒、毛条等十余种优良固

沙植物。如今，它们已被广

泛应用。

积累62年的荒漠气象

观测资料、58 年的地下水

观测资料、47 年的物候观

测资料……“搞研究不是

一朝一夕之功。几代人的

努力，让民勤治沙站成了

全国最理想的治沙科学观

测研究现场。”纪永福说。

人与沙并不是“死对

头”。纪永福思考着，如何

在有效治沙的同时造福一

方百姓？他在民勤县组织

举办了10期面向农民的农

业实用技术培训班。枸杞、

梭梭嫁接肉苁蓉，防沙治

沙与生态产业在一次次尝

试中最终实现结合。

1993 年以来，试验站

每年组织1至2期“中国治

沙技术国际推广培训班”，

来自 76 个发展中国家的

883名技术人员前来学习。

“我们将中国的治沙技术

推广到了世界。”纪永福

说。

远离家人、远离城市、

与风沙相处，怎会不寂寞？

夜深人静时，他常仰望星

空，璀璨星斗宛若他不渝

的治沙初心。

用沙人

85后青年王建龙是自

愿走进沙漠的。

在他的印象中，儿时

家乡的春天是土黄色的。

地处大漠南缘的甘肃省张

掖市临泽县蓼泉镇，每逢3

月，天上下土。家里的桌

子，永远擦不干净。

2015 年，“北漂”归来

的返乡大学生王建龙，与

父亲王延福承包了9010亩

沙漠开始创业。

想从沙漠中“掘金”并

非易事。当年冬天，他们花

费 200 多万元在承包地中

修了 20 多公里路。没想到

刚过完年，7米宽的路被风

沙吹得没了踪迹。3月种下

梭梭，一场风就能卷去大

半。

“想过难，没想过这么

难。但选择了、投入了，就

只能继续搞。”王延福说。

建防风林带、种麦草

方格、安装滴灌设施……

有了安全屏障后，细小的

梭梭苗在沙海扎下根。

2017 年，父子俩从新

疆引进肉苁蓉，学习技术，

将其嫁接在梭梭根部。当

年10月，拨开沙土，肉苁蓉

成活了！

他们还研发了播种

机。播种机前部犁地，坐在

后部的工人手捏容器，肉

苁蓉种子坠落沙土与梭梭

根结合。

如今，承包地的肉苁

蓉接种面积已达 4000 多

亩。虽未到盛产期，但2021

年的产量就达50吨。

“现在产品大多在本

地销售。今年我准备再做

做包装，尝试线上销售。”

王建龙说。

余晖渐染，凉风习习，

父子俩最爱坐在沙丘上。

举目望去，六年前的不毛

之地已是成团成簇、绿意

盎然的梭梭林。

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

治司副司长屠志方说，进

入 21 世纪，我国土地沙化

势头得以扭转。最新调查

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

面积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

里，荒漠化治理理念、技术

和实践均走在世界前列。

沙海弄潮，他们为什么行？
文/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热血大叔”刘嗣东：22年的“爱心长跑”
文/新华社记者 安路蒙 恩 浩 李麟寅


